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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公民对苏共的政策产生了不满。而对苏联来说，危害更大的则是来自民族边界的固化。自从实

行苏联式肯定性行动后，族裔性对于苏联的普通公民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区分我族和他族并

将这种区分延续下去变得极为重要。 

作为苏联民族政策的设计者，斯大林似乎看到了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并试图进行修正。当世

界进入上世纪 30 年代，国际局势的发展对苏联越来越不利，他越来越感到团结国内民众特别是

俄罗斯族裔的必要性。在这个背景下，他于 1933 年暂停了已推行十余年的本地化政策（即在民

族领地内的党政机关、国有机构重用民族干部并鼓励或要求任职的俄罗斯族裔干部学习地方文

化），批评并撤换了他认为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乌克兰党政领导层。出于备战或战争需要，他

还将境内部分他所认为的亲德或亲日的民族，比如日耳曼人、朝鲜人、车臣和印古什人等，迁徙

到远离边境的地区。然而这种修正虽然缓解了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却并未打破苏联的族群固化，

族裔性依旧是一个事。 

同时，斯大林对苏联国家体制的改革，也将非俄罗斯裔民族甚至是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引向苏

联的党和国家。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斯大林放弃了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新经济政策，代之以

全面的计划经济。随之而来的还有政治权力集中化，原先设计的联邦制名存实亡。在斯大林时期，

苏联党和政府成为了可以掌管一切事务的机构。但是恰恰这种集权模式，将各个民族的不满都引

向了党中央和苏联政府。乌克兰党政领导人向联盟中央请求给与乌克兰更多的自主权力时，遭到

了清洗；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党政领导人向联盟中央透露出制度化俄罗斯联邦的愿望时，也遭

到了清洗。苏联境内所发生的每一起民族冲突都能找到党和政府的身影，即使他们的本意是维护

民族团结与和谐，但是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并不领情，还会将党和政府视做镇压者。所有这些痛苦

或自认为痛苦的经历虽然不能马上演变成民族起义，但却变成了一种记忆，在几十年后被人重新

拾起。 

尽管斯大林给大量俄罗斯族裔公民和非俄罗斯族裔公民都带来过痛苦，但不可否认，他所推

行的肯定性行动以及之后的修正确实有助于苏联民族关系维持表面的平静。赫鲁晓夫、勃列日涅

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民族矛盾在文献上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赫鲁晓夫甚至自豪地宣

称苏联已经成功解决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但这并不标明苏联不存在民族

问题。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外界并不容易知道苏联民族冲突的存在。 

 

 

 

【时事评论】 

普京的族裔难题1 

 

方  亮 

 

    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其他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传统居住的领土。今日俄罗斯人再

次表现出这种苗头，这已经与国际舆论探讨多年的“二次解体”暗合。 

 

    7 月，俄罗斯三大舆论调查机构之一“列瓦达中心”给出―份调查结果：51%的俄罗斯人不

反对车臣脱离俄联邦，只有 10%认为应该使用各种手段阻止车臣独立。遥想两场车臣战争的年代，

俄罗斯人对国家与本民族的认同达到苏联解体后的高峰，恐怖袭击带来的切肤之痛，以及经济困

                                                        
1 本文刊载于《南风窗》2013 年 8 月 28 日-9 月 10 日第 18 期，总第 496 期，第 80-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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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社会失序带来的窘迫，都激发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民族心理背景也正是普京发

动第二场车臣战争并以此胜利作为自己君临天下保证的原因。 

    如今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大变，让人恍如隔世。若昨日重现，普京还会用战争换取支持率

么? 

指向异族 

    这些年，类似“停止喂养高加索！”这样的口号在俄罗斯人中间频繁出现，它们甚至成为几

次大规模集会的主题。而反少数族裔移民（尤其是高加索移民）的事件则层出不穷，不但有新近

的普加乔夫市反高加索移民抗议，更有去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最高长官特卡乔夫公开发表的反

高加索移民言论。这些都说明，“列瓦达”的调查结果并非偶然。 

    另一家著名调查机构“全俄社会意见研究中心”的主任瓦列里・费多罗夫，从 4 个维度来界

定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民族、领土、宗教、政治。俄罗斯人对车臣问题及包括车臣人在内的

高加索少数族裔的态度，间接展现了俄罗斯人在前三项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俄罗斯人开始越来

越多地强调民族属性，排斥少数族裔，而东正教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区分“族类”的重要标准。

苏联解体时，大片领土的丧失成为一代俄罗斯人的惨痛记忆，但如今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却愿意

放任车臣自行独立。 

    什么样的人才算―个俄罗斯人？“列瓦达”去年 12 月给出一份调查报告：85%的人认为他

应该出生在俄罗斯并且―辈子在俄生活，88%的人认为他应该拥有俄罗斯国籍，87%的人认为他

应该讲俄语，69%的人认为他应该是东正教徒。最有趣的是另一个数字：81%的人认为他应该尊

重现行政治制度。 

    这给人一种感觉，俄罗斯人的爱国仍主要受官方影响，而非如西方民族主义发端中建立在公

民权利基础上的共同体观念。“列瓦达”负责人古德科夫认为，这组数字说明了俄罗斯社会发展

不够成熟，国家挤压社会现象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指向相反方向的一些事实，比如那句“停止喂养高加索！”对少数族裔的反对

固然是其重要背景，但走上广场的那些民众将矛头指向了克里姆林宫每年拿出巨额资金供养车臣

的做法。在俄罗斯人自己尚且生活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慷慨让人感觉权利受到了侵害。这种基于

公民权利的民族主义表达让人耳目一新，尽管尚只是萌芽。 

    这种官方宣传背景下的国族认同，恰恰同 51%的人不反对车臣脱离俄联邦的数字构成了鲜明

对比。俄罗斯人对国家的高度认同这一事实，直接与对某些少数族裔的反对迎头相撞，这一矛盾

甚至干扰了俄罗斯人对领土范围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本族反对异族的思潮，难免将直接造成民族

关系紧张，加上领土认同上的异动，导致俄罗斯领土再次缩水也并非不可能。 

历史包袱 

    费多罗夫列举了多种俄罗斯国家民族认同中的问题，包括以苏共为代表的俄罗斯人认同苏联

政权的倾向。但一番梳理下来，可以清晰看到俄罗斯认同体系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民族间关

系问题，俄罗斯族人对本民族和本国的认同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俄罗斯族人对本民族的认同，从基辅罗斯时代起就打下了坚实基础。从那时起，东正教就成

为加强国族认同的重要支柱。经过历代沙皇时期，这种认同已深人骨髓，即便遇到苏联时代排斥

东正教的政策，这个民族依然可以用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战胜希特勒这样的强敌。 

    所以，不论新时代俄政策走向及国家发展程度如何，这种强大的爱国爱族思潮都不会轻易减

弱，更何况叶利钦和普京政权继续了用舆论影响民众观念的做法，普京更是连续多年作为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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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精神寄托而被崇拜。 

    但是，俄罗斯族这个核心民族与以高加索人为代表的持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习俗和语

言的少数族裔关系的问题却被遗留下来。这个问题在沙皇时代就尖锐呈现，在苏联时代虽被掩盖

却从未消失。 

    沙皇时代，民族问题历来只有两种解决方式：铁血消除民族多样性或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建立

统一民族。前者往往招致恶果，比如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剌。后者往往是在国家面临较大压力时的

选择，比如尼古拉一世时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这三位一体的用来统一各民族认

同的口号。当时，他正面临外有强敌、内有起义、经济困顿、政洽不稳的窘境。 

    尼古拉一世的尝试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用统一意识形态化解民族间矛盾的尝试，第

二次便是苏联推出的“苏联人”模式。这种模式也诞生于内忧外患中，那便是十月革命后面对干

涉军的围剿，列宁出于争取各少数民族支持的需要，承认各族权利，甚至是未来退出联盟的权利。

此后，苏联的民族政策便是典型的“套娃式”政策：在“苏联人”下套着各个民族。结果，帝国

一朝解体，国家也按照民族划分分崩离析。赫鲁晓夫所称的苏联已经培养出“苏联人”民族的说

法成为笑谈。 

二次解体? 

    俄罗斯人从未能解决民族认同这一痼疾。苏联解体倒算是为俄罗斯卸了包袱，但眼前的包袱

也并不轻松。在车臣地区，99%的居民都是车臣人，他们甚至在格罗兹尼议会公开讨论出台加强

伊斯兰教色彩的法案。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民族问题虽不如苏联那么严重，但若真闹起来，也足

够震荡整个俄罗斯。 

    今年早些时候，“全俄社会意见研究中心”以“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为主题搞了一项调

查，排名第一的便是移民，选择它的民众达到 35%。媒体大多将这一调查结果与俄存在已久的对

高加索移民的反对联系起来。其实，正如媒体所言，俄罗斯族的排外与许多欧洲国家对穆斯林移

民的反对并无二致。但问题是，高加索是俄罗斯领土，对这块领土上的民众进行反对，其结果很

难预料。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对苏联解体的那段历史进行再次审视。一个颇为刺眼的事卖是，苏联民

众在意识到国家即将解体时并未走上街头抗议，反倒是在 8・19 事件中保守派意欲逆转民主改革

时走上街头表达意见，甚至不惜流血牺牲。整场苏联解体造成的人员死亡就出现于那次对民主道

路的捍卫中。这一强烈的反差恰恰反映出一个事实，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真他民族

以及这些民族传统居住的领土。俄罗斯族的这种抛弃与苏共精英对苏共的抛弃异曲同工。 

    所以，今日俄罗斯人再次表现出这种苗头，不可能不让普京感到担忧，因为这已经与国际舆

论探讨多年的“二次解体”暗合。 

    正因此，今年稍早前，普京命令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战略。此举被美国安全智库 Stratfor

称为俄历史上用统一意识形态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三次尝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瓦尔代”国际辩

论俱乐部，其即将举行的 10 周年年度会议的俄方主要专家成员、未来组辩论成员费多罗夫认为，

普京的这次部署是俄新时代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然而，普京不肯放弃车臣领土的指导思想，决定了这一官方部署会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

作为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之一，东正教拥有自己培养的武装护教力量；车臣人结婚时则需要朝天

呜枪作为庆祝，他们甚至不顾俄人反对将这一出搬到克里姆林宫外。普京试图调和这两者，曾称

应尊重宗教感情但俄是世俗国家，可在今年 4 月原籍车臣的两名嫌犯制造波士顿爆炸案前后，莫

斯科一反常态在相关事务上与美执法部门紧密合作，再次将俄国内这种分歧暴露于世。显然，要

避免苏联解体的逻辑在俄罗斯重演，普京正面临逆水行舟般的挑战。 


